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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奇男子”谭嗣同，八次往返
于秦楚之间，走过秦岭古道，纵马奔
驰，长剑高歌，留有咏秦诗歌多首。
一百多年之后，作为谭嗣同故里的后
学，读着谭嗣同的诗踏上秦岭之旅，
寻找谭嗣同在秦岭留下的足迹。

清光绪八年，谭嗣同十八岁，正
当少年，风华正茂，他第一次到秦
岭。正月十六日，家乡浏阳小城的爆
竹声刚刚停歇，谭嗣同拜别家乡的亲
人，启程奔赴甘肃，投奔在天水任职
的父亲。他的《三十自纪》中是这样
写的：“八年春，赴甘肃，舟至长沙，易
舟流湘泛洞庭，流江径湖北，溯汉至
襄阳，又易舟仍溯汉，溯丹至荆紫关，
陆径陕西。夏，抵秦州。”意思是说，
从浏阳顺浏阳河乘船至长沙，顺湘江
经洞庭湖、长江至武汉，溯汉江至襄
阳，再经丹江至河南荆紫关，改陆行
入陕，经商洛、西安至天水，一路上风
尘仆仆。途经陕西牧护关秦岭韩文
公祠，谭嗣同不由得诗兴大发，作《秦
岭韩文公祠七绝》：

绿雨笼烟山四围，水田千顷画僧衣。
我来亦有家园感，一岭梨花似雪飞。
他在秦岭韩文公祠，看到“绿雨笼

烟”“大山四围”“水田千顷”“一岭梨花”，
感觉到和自己的家乡浏阳一样，所以说

“我来亦有家园感”。好事成双，好诗连
篇。在这里，他还写下了《又五律》：

登峰望不极，霁色远霏微。
古庙留鸱宿，征人逐雁归。
碑残论佛骨，钟卧蚀苔衣。
何处潮阳界，千山立夕晖。
第二年，谭嗣同再度经过这里。

这时，他刚刚奉父命在湖北汉阳，与
湖北候补道李寿蓉的千金李闰成
婚。新婚燕尔，佳人作伴，故地重游，
踌躇满志写下了气势磅礴的《秦岭》
一诗。这首七古共46句，从秦岭的雄
伟气势开篇：“秦山奔放竞东走，大气
莽莽青嵯峨。至此一束截然止，狂澜
欲倒回其波。”地理上的秦岭是这样
的：“百二奇险一岭扼，如马注坂勒于
坡。蓝水在右丹水左，中分星野凌天
河。”写秦岭当然要写韩愈：“唐昌黎
伯伯曰愈，雪中偃蹇曾经过。于今破
庙兀千载，岁时尊俎祠岩阿。”作者对
韩愈充满敬仰之情：“关中之游已四
度，往来登此常悲歌。仰公遗像慕厥
德，谓钝可厉顽可磨。”对韩愈的评价
也非常高：“由汉迄唐道谁寄，董生与
公馀无它。公之文章若云汉，昭回天
地光羲娥。文生于道道乃本，后有作
者皆枝柯。惟文惟道日趋下，赖公崛
起蠲沈疴。”韩愈的文章曾经深深影
响谭嗣同：“我昔刻厉蹑前躅，百追不
及理则何。才疏力薄固应尔，应令有
得必坎坷。观公所造岂不善，犹然举
世相讥诃。”此时此刻，在韩公祠，韩
愈给了谭嗣同巨大的精神力量：“便
欲从军弃文事，请缨转战肠堪拖。誓
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抱无蹉跎。生
平渴慕矍铄翁，马革一语心渐摩。”在
诗的最后，他豪情满怀：“谨再拜公与
公别，束卷不复事吟哦。短衣长剑入
秦去，乱峰汹涌森如戈。”由诗可以看

出，诗人汲取韩愈的教训，要如马援
班超一样投笔从戎，以血肉之躯战死
沙场，以武力抵御外强侵略。秦岭雄
峻，峰峦跌宕，如骏马驰骤，狂澜欲
倒，极尽群山动态之美，寄寓、映衬着
诗人的壮志豪情。

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年，谭嗣同二
十四岁。这年的春天和冬天，谭嗣同
两度跨越秦岭。随着年岁的增长，阅
历的增加，谭嗣同对秦岭的认识更为
深刻，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历史和现
实的沉重思考。

春天，他途经陕西武关，作诗《武
关七绝》：

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
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父老说怀王？
这年的冬天，谭嗣同从湖南去甘肃，

在秦岭路遇风雪，所以写有《雪夜》：
雪夜独行役，北风吹短莎。
冻云侵路断，疲马怯山多。
大地白成晓，长溪寒不波。
澄清杳难问，关塞屡经过。
这一趟旅行，跨越了除夕。农历

十二月二十九日，正是千家万户过年
的时候，谭嗣同宿于商州，写有《除夕
商州寄仲兄》：

风樯抗手别家园，家有贤兄感鹡原。
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村。
谭嗣同与二哥谭嗣襄手足情深。

就在这年春天，他和二哥一起从天水回
浏阳，一起走过秦岭；冬天，他们又一起
从浏阳出发，到了武昌，两人分手，各奔
前程。谁知这竟是兄弟俩的永别。第
二年的端午节，谭嗣襄病逝在台湾的蓬
壶书院。在孤独的旅程中，他依然牵挂
着远赴台湾的二哥。

谭嗣同几经秦岭，无论是凭吊商

鞅、悲愤怀王，还是礼敬四皓、拜谒韩
愈，无不激发着他改变国家的宏伟志
向，激励着他为中国近代变法革新流
血牺牲。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满山
苍绿，沐浴过雨水之后更加鲜活。耳
边响起的是簌簌的雨打树叶声，空气
里清新脱俗的草木味道袭击周身，弥
漫着天地。在这美好的季节，我踏着
谭嗣同的足迹，向秦岭走来。

在谭嗣同凭吊怀王的武关，我也与
他一样感慨万千：“我亦湘中旧词客。”

在谭嗣同几次拜谒的韩愈祠堂，我
在心中默诵了他的长诗《秦岭》七古。

面对着秦岭千万年的气脉与清
亮世界的山水风光，我也与谭嗣同的
诗所言：“我来亦有家园感。”

秦岭之大美在于道，钩深致远。俯
瞰脚下成片的绿色，它是那么的熟悉又
陌生。我终于明白，这就是我朝夕相处
的高山河流。感觉心中有一条浩浩荡
荡融汇了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民族精
神情感的河流奔腾着逆流而上。

秦岭，在雄鸡式的版图上逶迤着
它的雄伟壮观。跨越千山万水，走近
它的身旁，是我多年的梦想。现在的
牧护关，虽然没有了昔日的车水马
龙，但那处处的山势峥嵘，挺拔俊秀；
那处处的层峦叠嶂，葱茏如盖；那处
处的阡陌纵横，村舍俨然；那处处的
溪水相间，清风流云；那处处的鸟语
花香，蝶舞蜂鸣，使每一个来过这里
的客人，沉醉而不知归路……

吾心安处，便是吾乡。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故乡，谁能不爱自己的故
乡？秦岭，就是谭嗣同的故乡，我的
故乡，亿万中国人的故乡……

我 来 亦 有 家 园 感我 来 亦 有 家 园 感
———走读谭嗣同笔下的秦岭—走读谭嗣同笔下的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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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卧虎岭
上，空气清新，蜿蜒的山路迂回曲折，
夹杂在山路里的小径影影绰绰，与葳
蕤的草木和炽热的阳光撞了个满怀。

山不高，却很有特点，犹如老虎
安静地依偎山岭上。远远望去，白色
的怪石千姿百态，星罗棋布，大小不
一，在阳光里熠熠生辉。

爬上卧虎岭的山巅，微风徐徐，一
种挑战者胜利的喜悦油然而生。颇有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岭下的溪水，清澈见底，最前面

的岔口处潺潺流动，触碰到石头还哗
哗作响。依稀能看到小鱼儿自由自
在地在水中游弋。

草丛中，无名虫儿偶尔发出“嘤
嘤嗡嗡”之声，林中鸟儿带着节奏地
啁啾，似乎要给静谧的卧虎岭增添一
些浓郁的气氛。

峰回路转，庄严的大水车威武地
伫立湖水中央，在游乐场鹤立鸡群，
引人注目，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旁边供游人小憩的秋千在空中荡来
荡去，坐在上面的人儿不时发出“咯
咯咯”欢快的笑声。民俗屋整齐有序

地排列着，俨然有责任感的勇士紧紧
保护着它们的家园。湖面水光潋滟，
随着风儿的跳动俏皮地亲吻着湖水，
荡起圈圈涟漪，吸引着游人不断拍
照，画里画外风光旖旎。

湖水旁，垂钓者头顶遮阳伞，宛
若坐在自家屋檐下，全神贯注地盯着
湖面上的动静，泰然自若地等待鱼儿
上钩。不远处，由潺潺溪水汇成的丹
水缓缓向东流去。

卧虎岭山奇、水秀、石美。带着
淡淡青草气息的动物园掩映于卧虎
岭的怀抱，栅栏里有美丽的孔雀、探
头探脑的小鹿、跳来跳去的猴子，矮
马、骆驼、红腹鸡、黑熊、狮子等，令人
目不暇接。

栅栏里的孔雀最令我着迷，我呆
呆地望着它们，一把五颜六色的“大
扇子”挡住了我的视线。定睛一看，
孔雀玲珑的头顶像插着好几朵翡翠
花，展开的彩屏像一道屏障，又像一
把巨大的羽毛扇，那圈圈点点的墨
环，黑绿黄相间，像无数只大眼睛。
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像优雅
的美人儿拖着翠绿色的长裙。它们

有的低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仿佛闺
中的娇羞少女；有的相互依偎像亲密
无间的恋人；有的踱着步子走来走去
似乎思考着什么，根本不理会我们。

正盯得出神，同伴突然喊道：
“哇，快看孔雀开屏了……”只见一只
花孔雀把尾巴抖得哗哗响，那漂亮的
尾巴就像仙女手中的彩扇慢慢散开，
又像透亮的珍珠撒在它身上，那种美
丽是罕见的，拖在尾巴后长长的羽毛
陆续挺直起来，围成半个圆，仿佛多
彩的大花伞。

透过钢丝网，我把洗干净的苹果
递给它们，希望能以这种方式让它们
走近我，更近地看到它们的样子。谁
知孔雀犹如孤傲的美人，根本无视我
的存在，它们不管不顾，各行其是。
只有一只好奇地看着我，在我面前晃
了晃，我以为它走近准备吃苹果，高
兴了半天，谁知它又谨慎地走开，保
持着距离。这时，一位男士手里拿了
一些胡萝卜块和几条蚯蚓，扔到孔雀
身边，几只孔雀争先恐后地去捡，那
举动让我惊讶万分。

我想，或许它们对游人有一种

警惕心理，或许它们一点也不饿。
它们的举动让我浮想联翩，我纳闷
地问身边的朋友：“孔雀为何无视我
们啊？又为何不吃苹果呢？为何扔
进去蚯蚓它们却蜂拥而上呢？”还未
等同行的伙伴回答，另一位朋友笑
嘻嘻地说道：“其实孔雀只有在清晨
和临近傍晚时觅食，那时候，它们的
活动较为频繁，行走姿势一步一点
头，步履轻盈矫健，最可爱了。它们
是鸟类，以种子、昆虫或者饲料为食
……”朋友一番话让我醍醐灌顶。
此时此刻，真羡慕这位朋友的渊
博。是啊，它们是鸟类，对于我的举
动可能也不懂，也有可能懂得我的
心思，只是用它们的方式感恩我的
举动。看来我误会了它们！

蓝蓝的天空，淡淡的白云犹如几
缕白丝带游离在卧虎岭山巅，时隐时
现，而卧虎岭置身其中，静谧、端庄，
任凭白云萦绕，风儿相随，孔雀依偎
……不得不感叹这自然界独特的风
光，它不仅是净化心灵的风水宝地，
也是22℃商洛聚集秦雄楚秀的康养
之都啊！

卧 虎 岭 上 风 光 美卧 虎 岭 上 风 光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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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突然回家，把女人吓了一跳。
“快，快拿筛子来！”男人嘴角哆嗦，结

结巴巴地说。
“干啥用呀，要筛子？”女人边问边跑进

内屋，拿了个筛子，将刚饲过鸡的双手塞进
围裙里，俯身、勾头，看丈夫手里的蛇皮袋。

男人蹲在地板上，解开捆绑袋子的绳
子，翻开上面层层的旧衣物、烂袜子、破手
套，露出了一沓沓纸币。女人将脑袋伸过
去，不禁一声大叫：“哎哟，我的妈呀，咋这
么多钱？”妻子惊得打了个趔趄。红红的纸
币，装了半袋子。她从没见过这么多钱，紧
张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男人在省城一家废品收购公司打零工，
接了一建筑拆迁工地的活儿，没想到运气如
此好，才干了一个月，竟在废墟里捡了宝：一
只皮箱，里面装着成扎的钞票。于是，他即刻
放弃手里的活儿，星夜启程，赶回家中。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女人胡乱地做了锅
汤面，男人潦草地吃了点。一路风尘，他这会
儿只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妻子将丈夫的脑袋
搬上枕头，悄声问：“你从哪里弄了这么多钱？”

男人哼了一声，没答话，他确实太累
了，转身就打起了呼噜，可对于女人，这注定是个难眠之夜。

墙上那口老钟，滴滴答答，向深夜走去。女人翻身下床，趁夜深人
静，就想去数数那些钱。她小心翼翼地拉出藏在床下的筛子，一张一张
地数，一沓厚厚的纸币在女人那双摸惯了农活粗糙的手里总不听使唤，
她费了好大工夫才数完了一沓。

第二沓刚拿到手，门外突然发出一阵响声，声音不大，仿佛有人在
摇门，她能感觉到门闩的剧烈晃动。

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男人也听到动静，猛一惊厥，醒了，惺忪的眼睛瞪得溜圆。

“谁？谁在敲门？你回来的路上是不是撞见过什么人？一定是被
人盯上了？”女人声音颤抖，浑身的神经紧绷，男人警觉地竖起耳朵，分
辨来自门外的动静。

“肯定让人盯上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女人的声音小如蚊虫。
男人瞪着眼睛不敢吱声，一丝丝恐惧袭上心头。
两人手忙脚乱地寻觅家里一切能顶住门的东西：桌子、凳子、杠子，

设法抵御匪贼的入侵。两人一宿未眠，背靠背蹲坐在床上，随时准备面
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男人和女人这才小心翼翼地开门、探头，查
看。门外没有留下一丝人的痕迹。

一整天，他们不敢出门，生怕遇见了熟人，也不好与亲戚邻里们走
动，两人硬生生地在家里窝了一天。

夜晚又一次降临，疲惫的身体急需安歇。男人入睡得快，屋里又响
起了鼾声，而女人的脑门依然开着，一会儿那些人，一会儿那些事，像一
群鬼影飘来飘去。失眠伴随着不安，实在难熬。

然而，不消多时，门外吓人的响动再次响起。“咣当咣当——”响声
比前一夜似乎更大了。

“他们一定是冲着钱来的，要不送点给他们吧，图个安生！”女人乞
求男人。

“那你看着办吧！”男人极不愿意地说。
女人起身，蹑手蹑脚拿来一沓币，一张一张从门缝里往外塞，心咚

咚狂跳。一沓钱很快塞完了。门外的响声似乎突然间消失了。
“果然神奇！这鬼世道，人人见钱眼开！”女人咒了句，男人睡意全

无，翻身坐起，也不敢再吱声，可不大一会儿，声音又一次传来。这次，
他们似乎能听见了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看来，来者不善，像一个团伙。

“一定是人太多，不够分，想多要点呢，再给吧！”女人涨红着脸，男
人一张黑脸变得煞白。他蹲坐在床上抽起了闷烟，终也不敢开门去看。

女人又把第二沓纸币一张张塞了出去。钱刚塞完，声音又即刻消
失了。

“走了走了，这下满意了。”女人将耳朵贴在门缝听了听，没听出任
何动静，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东方又露出了亮光。男人和女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轻轻抽动
门闩，开门。

门外，晨曦的微光里，那些从门缝里塞出去的纸币挤作一团，原
封未动地留在地面上。门口赫然堆着两堆黑乎乎的东西，男人弯腰，
将整个脸凑上去仔细查看，原来是两堆粪便，两堆野猪的粪便。再一
看，一绺猪毛赫然挂在铁门栓上。是一头野猪，不，应该是一群野猪
深夜造访，拉了两坨粪，还顺便在门栓上挠了个痒痒，留下了一绺黑
褐色的猪毛。

终于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男人和女人抱头大
笑，继而又大哭起来。

几番折腾，尽管虚惊一场，可男人和女人都高兴不起来。两堆野猪
粪噩梦般地缠绕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女人
的脑子里总会蹦出一些奇怪的想法，男人到了晚上总感觉后背的神经
跳动、疼痛。疑心、幻想、噩梦，搅扰得他们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这天夜里，后院鸡舍里传出嘎嘎——嘎嘎——凄厉的鸡叫声，二人
精着身子冲出门查看，30多只鸡竟被黄鼠狼祸害了一多半，有的肚子
被掏空，有的脖子被咬穿，有的被直接拉走，一根毛也没留下。

男人抽着闷烟，沉默不语，女人坐在鸡舍边，抹着眼泪。
“常听人说横财不发命穷人，夜草不肥劳病马，咱们福薄命浅，注定

不该拿这笔钱，你看……”女人边嘟囔边往屋里走。
男人依旧抽闷烟，低头

不语。
长久的沉默突然被一个

声音打断，男人猛一抬头，但
见两个“大盖帽”赫然立在他
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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